
饭店老板说今天因为台风没
订龙虾，要打电话让人送。我环顾
四周，最先想到的就是上个月聚
餐，我坐在这位置上点了龙虾。整
个夏天，我们都在这里搞团建。服
务员会送上我们爱吃的炒合菜和
大肠豆腐。酒足饭饱后我们会两
人骑一辆电瓶车，一路高歌前往江
边。我们听江潮拍岸的声音，我们
喜欢赤脚踩在石板上，我们疯到晚
上十点。我希望这样的生活是恒
久的。可是，现在我不行了。这么
美好的集体生活就此结束了。在
等龙虾上来的时候，四十八岁的卫
星沮丧地说：“再过半个月她也到
期了，公司不辞正式工，但考核下
来每月一千五，怎么活？”

大伟沉默半晌对我说：“大不
了去贝壳，哪个不要你哪个傻，你
的那个老师如果不是回南京早就
签合同了，下午我再催一下我那个
永远忙得要死的客户。”

“之前就有人叫我去贝壳，可
是，大伟你说这边好，我就认为这
边好。虽然富尔顿的系统不如贝
壳好用，但我们又在一起了。还有
什么比这更开心的！那个南京老
师以后要是成交了，就给卫星吧！”

“我不要！”卫星摆手，“我听
说，上海的竞争很大，经纪人经常
到小区里驻守，跟踪客户到小区外
几十里呢，假如我们有这决心还怕
不开单？”

大伟沉吟一会儿：“今天有七
个人被关了工号，梁银的茶杯、工
号牌已经交到总部了。要不，下午
远程用我的工号再登几天怎么
样？我有一个诚心客户，看中凤香
鸣堤的一套毛坯，但我们这儿没
有，昨天我又去物业查号码，高档
小区的物业很严，坚决不肯透露房
东信息。我还有一个办法，但风险
很大。”

“我们以客户身份约看房，然
后等中介走了，跟踪房东对吗？”

“对，远程，你真聪明！套房东
号码远比套客户容易得多！”

我们在凤堤鸣香截到了卫星
所说的小中介和他们的客户。我
信心十足地按部署计划守在小区
正大门，换了便装的大伟和卫星像
一对买房父子，掏出房源纸边看边
念叨。一高一矮两个保安在小区

里巡逻，他们威严地走向我的时
候，我及时将准备好的香烟发给
他们。他们不但没挥手赶人，还
心领神会地告诉我：“小孩，去那
个南门——房东和客户必经之
地。现在截客的中介多，你要挑一
家子的，这种人诚心。”

果然，到达南门没多久，七八
个农村模样的人朝我走来，年轻的
奶奶抱着小孩，老先生手上搭着外
套，跑得头顶热气腾腾，大伟和卫
星混迹其中。带他们看房的女孩
似乎脚崴了，她迈着一高一低的步
伐，殷勤地给每人递上矿泉水，包
括大伟和卫星。那个半大的小孩
子也得到了一瓶冰红茶。女孩举
着手，对着空中好像在解说什么得
房率。大伟他们也跟着停下来看
小区的楼间距。我神色平静、内心
万分焦虑地迎着他们走去，我们的
距离从三米接近到两米，再从两米
拉近到一米，我好像做梦一般，又
好像不是做梦，有一星萤火虫般的
亮光，在脑子里划了一下，我陡然
紧张起来，糟了！哪个是房东呢？
我看看手机，没有任何提示，显然
大伟也没料到这点。我无法立即
折回，只能很不情愿地慢慢向前踱
着小步，佯装看小区的风景。崴脚
女孩忽然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里
一惊，立刻觉得自己被认出来了，
我的惊恐那么逼真，几乎连我自己
都要相信我已经偷过东西了！现
在这一刻，我就在失窃现场！虽然
是犯案未遂，但我得赶紧逃离案发
现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跑
到楼的背影处悄悄躲在树叶子里，
这里阴凉安静。观察了一会儿，我
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张石凳上。

恍惚中，有个苍老的声音在
接电话：“再看一套，过半小时就
到，精装修的好，毛坯的结婚来不
及了。”

原来老先生走到这里来了。
我心里漫过一阵惊喜。大伟

的叔叔有套凤堤鸣香精装只挂了
我们一家中介。我立即给大伟发
信息：房东没认出来，截客户！可
那个女孩从我的起立中似乎察觉
到什么，与老先生寸步不离。从客
户频频点头的神态，他对女孩还是
非常信任的。

我只好继续跟着老先生一家

拐了几道弯，穿过了几片草地，翻越
了两座假山，从一期走到三期，我们
离店越来越远了。我听得见前面大
伟和卫星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我
喝光了一瓶矿泉水。大伟知道我又
跑不动了，有意放慢脚步。如果能逮
到一个客户，哪怕是半个客户，他肯
定会优先交给我带看。可是，女孩还
在拼命约另一套，我们仍然得继续跟
踪。快中午了，高楼和树林遮挡了白
晃晃的日光。我的耐性不断流失。
这时，大伟的脚步突然加快，他走向
了出口。

我从草坪抄近路往南门赶，看到
女孩正目送着老先生上汽车，大伟和
我在五十米之外记下他们的车牌
号。“快！”大伟迅猛地跳上车，启动，
尾随在那辆车后面。不知道转了多
少道弯，道路越来越陌生，我们离聚
龙湖很远了，高架一望不见尽头。我
叫了几声大伟，也没见回答。他彻底
沉浸在对那辆车的跟随中，前面刹
车，我们也刹，前面提速，我们也提。

车钻进了高铁站。我以为没戏
了，大伟却欣喜地说：“你看，老先生
没有任何行李！”果然，送女儿进了站
台后，老先生竟然单独返回了。这真
是天赐良机啊！我顺利地与他迎面
搭讪上了：“大叔，凤堤鸣香有一套九
十八平的精装修才一百八十八万没
住过，去我们店里看看？”

老先生抱着外套，大为困惑地看
着我：“你是谁？”

“我是，我。”
“你到底是谁？中介吗？”
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老先生哦了一声：“你是哪家公

司的？和小邱一起的吗？”
我想小邱应该是那个叫崴了的

女孩。
“小伙子，你的不屈不挠让我感

动。可我们跟小邱看了一个月房子
了，如果她找不到我们要的房子再找
您好吗？”满脸沧桑的老先生对我和
颜悦色，“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小
邱和你不一样，她是个残疾人。”

“啊，原来她脚不是崴了……”
我茫然地看着老先生，一无所知

的大伟还在急切地打电话：“要到了
吗？”“要到了，但是，你知道吗，那女
孩有残疾！”我一字一顿地吼道，“你
懂吗，我们在和一个残疾人抢饭吃！”

回来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

聚龙湖的河堤上开满了粉色的
荷花，弥漫起一种香得令人透不过气
的味儿。我坐在这芳香中，静静等待
着黄昏的降临。我喜欢看日出，也喜
欢看黄昏。但我不愿意看黄昏到黑
夜的过程。

几天后，我势必会成为那些遗弃
在抽屉里的工号牌中的一个，成为沉
睡在富尔顿数字地府里的冤魂之一。

“今天下午，你再跟进一下居间
客户，最后一次跟进行吗？假如这次
还约不到面谈客户。你想去哪里都
可以！”不知什么时候，大伟也来了，
他站在一朵开败了的荷花前，这几天
一直下雨，到处是工人在疏通下水
道，水流漫过他的鞋底。

“我真的不想再垂死挣扎了，送
外卖，送快递，都比这个靠天意吃饭
的行业来得稳妥！假如公司知道我
用了你的工号，你会被开除的！”

“我们再试一次，这次我和店长
到了房子里立即拍照片发给你和卫
星，我会把房东的脸用红线圈出来！”

可惜，我们又失算了。
这次一帆中介换了一个精明老

到的中年男子，从他的年纪和神态来
看，此人身上至少有十年的房产包
浆。与我擦肩而过时，我听到一句：

“你是做什么的？”一双鹰眼审视着
我，我竟然一时忘词：“我，我是来看
房子的。”天哪，这是我说的吗？他嘲
讽地看着我如惊弓之鸟。

我们唉声叹气地回到店里，我开
始收拾东西，卫星帮着我把茶杯、茶
叶装进塑料袋。

店长从洗手间走出来：“你这是
干什么？”她把我的东西放回原处：

“我在想办法，会开单的。”
她沉思着。这几天，她吃饭说话

眉头紧锁，走路忧心忡忡，中年女人
的老态不可抑制地从她身上显露了，
她揉着脸说她从未这样心力交瘁，比
做业务还累，她好几次斥责公司不应
该将我这样做事勤奋、沟通流畅的员
工关掉工号。“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这
疫情，像远程这么努力的孩子怎么可
能不开单？怎么可能？”

“明天总公司的佟总经理来培训，
你自己和她说吧！”艾总给了个主意。

培训中途休息时，我看到艾总悄
悄站起来示意店长：“佟总在会议室，
你赶紧领他去当面请示，像他这样的
孩子不用，还有什么人能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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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菜，冬天的灵魂（散文）

□江东九路

封 号（小说）

□吴 输

如果雪是冬天的精灵，那么霜
冻后的黑菜就是南通冬天的灵
魂。土生的南通人尤其是年长一
点的南通人，对黑菜情有独钟。无
论城市农村，可以食无肉，但冬天
必得天天有黑菜。

在南通农村，黑菜是家家户户
冬天种得最多的蔬菜。农历九月
初，整土撒籽，少水薄肥。二十天
左右，菜苗寸把长时，挑肥嫩粗壮
的苗移植于垄间，间距前后左右须
得一尺以上，太密不行，菜叶长不
开。

黑菜生长周期较长。农历十
月中旬已有黑菜上市，但此时口味
稍差，菜尾带苦。居民是很少买
的，多是提供给饭店。当地人都是
在霜冻之后才开始食用。霜冻后
的黑菜墨绿油亮，苦涩已除，味美
鲜香。

黑菜品种有黑塌菜、菊花菜、
马儿头。其中以黑塌菜最为正

宗。黑塌菜又称塌塌菜、塌颗菜。塌
地而生，叶多茎少，叶片黛青，重叠交
错，茎绿如玉。凌霜傲雪，不输松
梅。且苦寒后色质愈葱郁，口味更香
甜。文人因此谓“塌地菘”。因其叶
片肥美，滋味悠长，上海人又称赞谓

“河豚菜”。
菊花菜叶片较黑塌菜更细小，卷

曲如菊，清洗时费时，但口感同样肥
厚鲜嫩。

马儿头叶茎半开立，叶片卵形如
马耳，菜头较多。不如黑塌菜肥美，
但是开春后更鲜嫩。有经验的多是
掐菜头，留叶根，不日又冒出更多菜
头，可反复采摘。

霜冻之后南通家家不离黑菜。
大火烹锅，热油老姜，快速翻炒，白酒
几滴，盐少许，起锅盛盘，碧绿喷香。
有讲究的加勺脂油或者猪油渣，味道
更好。也有添加虾米或者香菇的，看
个人喜好。

黑菜粉丝是每个饭店必备的。

冬天聚餐，菜谱未翻前黑菜粉丝已点
上。待一上桌，转一圈已空。主人喊
来服务员，大气一挥手，黑菜粉丝再
上一份。

农村红白喜事，酒足饭饱，人人
停箸聊天，就等黑菜。大厨很讲究，
黑菜垫碗底，走油肉覆盖其上，一端
上，数筷齐翻，肉留碗底，黑菜已无。
也时有黑菜炒文蛤，南通两大特产配
在一起，那味道之鲜美，天下无双。
客人饭毕边走边点评，主人竖耳侧
听，“菜不错，就是黑菜少了点。”主人
矜持暗喜，面子未丢，黑菜你回家天
天吃。

而我自小出门，极少上桌同食。
亲戚大都知我习性，也不催我。只是
吩咐大厨，务必单独盛一碗黑菜给
我。我于灶间，就着火红的柴火，烘
几片年糕，吃一碗黑菜，吃得舒畅惬
意。帮厨的不时瞄我一眼，嘀咕两
句，这人倒怪。我也不介意，一竖拇
指，手艺不错，黑菜真香。大厨笑，我

们南通人就爱吃这个。
黑菜配木耳、配豆腐、配肉、配肉

圆……各种配，炒菜、烧汤，没有不
爱。懒得做菜时，菜粥、菜面，暖乎
乎，热腾腾，一碗下肚，幸福无边。下
夜班回家，黑菜红烧肉米饭混在一起
锅里一烩，吃上一大碗，洗个热水澡，
睡上一整天，起来又精神百倍，活力
满满。

黑菜不仅味美，营养也丰富。富
含多种维生素和钙、锌等微量元素。
据说南通如皋人长寿，也与多食黑塌
菜有关。酒香不怕巷子深，南通人的
最爱，现在已是名扬四海，成了舰队
官兵的指定供菜，还远销海外，创收
造福于一方。

“御寒别有家常味，冰腐香烹塌
地菘”，黑菜就是南通人冬天的灵
魂。无论走到哪里，舌尖心底的乡味
总是少不了它。冬天进城出省探望
友人，必是少不了它。亲朋好友也不
见外，“别的不要，带点黑菜就行”。

绘图 瞿溢

石头记(组诗)
□李民族

草根奇石
蓦然间，草根里
长出一块伟岸的奇石
当你不再仰视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它

鹅卵石
不在乎包装和雕饰
阳光下
裸露着岁月难剥的坚实
集体凝聚成路
将游人的脚步
导向风景的深处

石头的灵魂
一块石头
沉睡了千年
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石头一旦站起
变成了纪念碑
冰冷的石头
便有了体温和灵魂
冰冷里面便有了

英雄和伟人的热血沸腾
碑文有无皆不重要
刻在景仰者心里的碑文
才会让世人铭记
让历史铭记

台阶
每一级台阶
形状大小
都如出一辙
只是到了建筑设计师眼中
才有了
最上一级和最末一级
机遇的不同

假山
每一块假
叠在一起造型
便有了美的乱真
假的集合
也是一股力量
它和天然山岳
争相进入游人的风景

鸟巢就是这样
春天的绿色还没有涂上
云中还没有锦书来
刚刚下过一场雨
枝头还是湿漉漉的
青春痘的小虫子
还躲在鸟鸣的嘴角
晨风吹来的一瞬间
秋天的果子还很青涩

一只脚放在碰碰车上
捻起五线谱上的白裙子
大地的斑纹贴在花衬衫上
那个流浪半生的人
坐着滑梯飞流直下
在秋天的怀抱中
找不到原乡的寂寞空旷

十月乡村
桃树依窗站立，女儿
夏天出嫁明年才能回家
桂花用乳名
往城里写信
花香非晚
只是迟复了一地秋华

茄子把地平线拉弯
张弓搭箭
也赶不上绽放紫罗兰
芦花被秋风吹散之前
河流腾不出时间
画下惊鸿一瞥

泥土上扳指头的人
指点秋水江岸
玉米倒伏如千军溃退
天空

那么遥远孤单
白云片片

故乡都变成了
蚕丝与眷恋
对于大雁归程
家书里没有记载
过往的芝麻壳里
居住着细碎的时光

秋天，最后的故乡
报幕员匆忙转身，金色舞台
遍地狼藉，故乡如一只
被碰翻的粉盒
留下凌乱脚印
许多时候，我们都不能读懂
秋天的剧情，原谅我
陡然增添太多
不舍与怀念

十一月，水稻在家门前徜徉
乡村未曾能盛下她丰饶的乳汁
大地喂饱成熟的男人
无端地远走他乡
初恋的芦苇花
一夜惆怅，
隐身其中
霜降染白目光
月色抬高了河床

还记得，小雪送来家书
敲一声门环就走了
晶莹背影，为一场乡戏
续编童话情节
背井离乡的观众也看哭了
击破银盘的鼓点骤然停止
有迷人的抒情不可辜负

青 涩（外二首）
□童国华

一座天生桥
是祖先们
鬼斧神工的遗世巨作
一条胭脂河
跳动着
历史有力的脉搏
红尘往事
随光阴的湍流而逝
只剩下红粉生香
还有那
秦淮小调
在绿水青山间回荡

画舫
在凝脂沉霞里穿行
我与友人倚栏
凝眸，遐想
两岸峭壁像张开的怀抱
给远方的客人
一个炙热的拥抱
没有理由拒绝

先人的智慧和汗水
在这天然氧吧里
畅快呼吸

冬游天生桥
并不寒冷
阳光在两侧树林间穿梭
古枝
正是赤膊上阵的工匠
背夫
劳动的号子声
响彻天际
我们空着行囊
装满旖旎风光
听河水回流
看倦鸟归巢
我们在一座石桥下
变得渺小
欢笑声飘到
天上的彩虹
有一种亲切的回旋

冬游天生桥
□方述怀


